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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确定 “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

高 洪

内容提要: 2019 年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新年号“令和”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产生过程也耐人寻味，值

得研究探讨。纵观日本历史，“保卫年号纪年方式”乃至对天皇制度的宪法解

读，之于保守政治势力而言是贯穿战后历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围绕年号的攻

防斗争也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本次年号“令和”虽然不具备以往“保革对

立”或在野党强大状态下的政治环境与背景，给全社会造成冲击的强度与烈

度也远不及当年“元号存废之争”来得剧烈，但安倍政府刻意“脱离中国文

化”的用心、用典，以及水面下的政治主导与暗箱操作等，仍反映出保守政

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也由此为人们预测日本在“令和时代”的生存发

展模式，甚至国家发展蓝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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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属明仁天皇退位与德仁皇

太子即位。这不仅意味着作为 “日本国家与日本国民整体象征”的国家元首

发生更迭，而且还须依照 “一世一元”的制度规定来更改纪年历法所使用的

年号。① 新老天皇交替被史家以黑体字大写在战后日本政治历史年表上的同

时，历史本身也发生了一次转折。虽然 “平成岁末”与 “令和之初”在时间

长河中是一场无缝衔接，但日本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记录却因此改变，持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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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历史上，明治天皇宣布《改元之诏》，在改元同时决定实行一世一元制度。1889 年 2 月
又制定出《皇室典范》，其中第 12 条对此做出明文规定。二战后，年号相关的法律出现过一段“空
白”。1979 年通过《元号法》，同年 10 月又通过了《元号选定程序要点》，做出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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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的“平成时代”宣告结束，一个崭新的“令和时代”拉开序幕。

一、年号纪年体现保守政治文化历史传承

“令和”年号是日本自“大化革新”以来使用的第 248 个年号，按照内阁

官房长官菅义伟宣读的官方解释， “出自 《万叶集》中 ‘初春令月，气淑风

和’一句，蕴含了文化在人们美丽心灵里彼此相互靠近中诞生并成长的意

思”。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皇室与新年号的报道不绝于耳，很多专家学者

从各自专业出发，写下大量考证 “令和”年号的语源与语义的文章。本文从

新年号遴选、确定过程入手，概观日本战后政治史上有关年号的政治较量，

探析本次“令和”年号确定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 一) 确定纪年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

在古今历史上，使用何种历法在本质上讲是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行为。

传统历法是基于对日月等天体运行时间法则做出的法律表达。就此而言，遵

守历法也就是对国家法律的遵循，可以说是世俗法律和神圣自然法则两者统

一的要求。

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政治层面的动机，二是技

术层面的动机。改朝换代，昭示着天命的转移和变革，新朝廷为了标榜其统

治顺应天意，必然要废除旧的历法，颁布新的历法和年号，以获取王权正统

和社会承认的象征意义。此外，在非改朝换代时期，如出现灾异、祥瑞等，

也会引发统治者对历法和年号的改革。

众所周知，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法。与之相对的年号纪年法又

可以细化为“单纯的帝王年号纪年法”、 “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纪年法”以及
“年号干支兼用纪年法”。日本仿照古代中国使用年号纪年由来已久，① 更新年

号自然也是由法律规范与文化传统共同决定的政治文化操作过程。国体与政体

的制度设计、政治权力中的决定性力量、国家政治生态乃至国民大众的心理等

因素，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直接或间接、表面或潜在的影响。

( 二) 天皇千年传承为年号纪年提供了 “保守底色”

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我们很难相信天照大神的肇国传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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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年号纪年是华夏文明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受中华文明影响，很多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以及
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等政权在古代也先后采用年号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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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日本右翼鼓吹“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但岛国日本在大海这一天然屏

障保护下形成的封闭环境，使其未曾出现 “易姓革命”式的改朝换代，确实

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便是武家政治时期，形式上的天皇权威仍得以保留，

并在明治维新之后历经 “绝对主义天皇制”走到战后 “象征天皇制”。久而

久之，这个一以贯之地使用着天皇年号的纪年方式已经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

种“语言文化偏好”，而发展为普遍存在的 “政治文化偏好”。使用年号标注

历法对保守政党和保守政治势力来讲，已是须臾不可缺失的 “日本政治文化

传统标志”。

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后的民主改革并未能够清除这种保守政治 “底

色”，冷战时期“保革对立”模式下自民党 “一党主政”与革新政党 “万年

在野”的政治对垒下，双方对年号存废的较量更使得天皇年号纪年超出了历

法选择本身的意义。每当涉及天皇的政治事务出现波澜，各种政治力量都会

不遗余力地发动起来，捍卫包括使用年号在内的 “象征天皇制国家”带有的

各种特征。

( 三) 战后初年一度出现的“年号危机”

在战后历史上，日本围绕年号存废的政治斗争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

发生在战后初年到和平宪法制定期间，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终结引发的

政治大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标榜“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被废除，也就失去了继续使用年号的法律依据。政治

上坚持维护皇统的右翼势力顿失所恃，战前倍受压抑的和平民主进步力量扬

眉吐气。在此背景下，是否继续用昭和年号纪年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1946 年 1 月，有“日本议会政治之父”美誉的尾崎行雄向众议院议长提交了
“改元意见书”，建议废除“昭和”年号，改以“新日本”的纪年来表述。政

治活动家石桥湛山也撰文呼吁废除年号，改用公历。① 但是，美国主导日本民

主改革的盟军总司令部 ( GHQ) 对此首鼠两端，既要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神

化天皇，又需要利用天皇权威节省占领成本。于是，就有了战后天皇的 “人

格宣言”。据吉田茂回忆，麦克阿瑟曾对吉田讲过: “如果日本国民以皇室为

中心团结起来，日本的重建不难。”足见利用天皇稳定人心是占领者的政治目

的和策略选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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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石桥湛山的署名文章刊载于《东洋经济新报》1946 年 1 月 12 日的“显正义”专栏。
王仲涛、汤重南: 《日本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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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新宪法第一条 “天皇的地位与国民主权”中明确规定 “天皇是

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

的意志为依据”。虽然新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战后日本是否继续采用年号纪年，

但按照这一国家根本法赋予的权能，全体日本国民是有权做出相关选择的。

事实上，当时日本社会上也存在新宪法实施后理应将旧的年号制度一并废除

的呼声。为此，1950 年 2 月，参议院文部委员会还召开专题会议，正式讨论

了是否废止年号的问题。该委员会甚至还整合出一份 “草案”，其中有“由此

日始，再无‘昭和 26 年 1 月 1 日’，而变更为西历的 ‘1951 年 1 月 1 日’”

的内容。①

然而，在战后，日本保守政治色彩依然浓重，反对取消年号的声浪也十

分强大。在议会讨论中，以东京大学坂本太郎教授为代表的 “年号维持派”

力主年号的使用不仅是“独立国家的象征”，更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紧密

结合”，他们认为“昭和年号早已广为人知，较之公历机械似的时代划分具有

更为深远的意义，无废除年号之必要”。② 让保守势力感到庆幸的是战后日本

改革百废待兴，积压的政治议题多如牛毛，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复杂的国际

环境等因素冲淡了日本社会上关于历法改革议论的热度，国会为了优先确保

其他法案通过，“暂时”将“年号废止法案 ( 草案) ”搁置下来。日本政府也

顺水推舟，将其作为 “社会共识”让昭和年号及年号纪年方式留存下来。③

由于战后日本几乎不加改动地承袭了原有国旗、国歌，天皇也成为新时代

“国家及国民意志的象征”，政治舞台上对继续使用昭和年号的抵触情绪相对

减弱，推动年号废止的政治活动逐渐平息并最终消失。

( 四)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年号存废之争”

第二次“年号危机”出现在革新政党势力上扬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这一时期，社会党、共产党与自民党形成了媒体所谓的 “保革伯仲”的分庭

抗礼局面，公明党诞生前后推行的中道政治也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保守政治

势力。在如此背景下，伴随裕仁天皇年事渐高，“昭和时代”行将结束，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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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劲松、李明: 《日本的年号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4 年第 3 期。

同上。
据对年号有过专门研究的日本事业构想大学院大学铃木洋仁副教授分析，年号得以延续的原

因有三: ( 1) 并未被其他国家强烈批评; ( 2) 大部分国民也没有强烈的废除动机等; ( 3) 原封不动
地使用古老的东西是日本民族的突出特点。参见: 铃木洋仁 ? ?年吖? と戬後日本?、青木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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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再度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政治议题。

事实上，这次“年号存废之争”的根源仍在于 “作为社会共识的年号面
临着缺少法理基础”的政治难题。诚如日本宪法学者上田正一在 《日本国宪
法》总论“天皇与年号制度”中指出的那样: “年号制度是明治元年的改元
诏书确定下来的‘一世一元制度’。但真正实施已经是 1912 年，即改元 ‘大
正’时的事情。但战后的《皇室典范》里并未明文规定年号相关内容，其年
号的法理依据是不充分的。只不过是到了昭和 49 年 ( 1974 年) 开始酝酿制
定《元号法》后，才规定仅限于皇位继承时，由下达政令方式确定年号。”①

这一轮“年号争议”在 1975 年 3 月 18 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爆发，

保革双方均要求内阁法制局对此议题是否紧迫做出表态。内阁法制局给予了
肯定性回答: “从法理上讲，今上天皇一旦作古，‘昭和’这个年号也会随之
消失，由此开启历法空白时代。”对此，日本保守政党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怀
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痛感“年号制度的消亡会动摇天皇制本身”。由
于缺少法律依据，年号纪年很可能会随天皇驾崩一并消亡，同时也认定继续

使用年号在全社会有足够强的政治基础，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 “年号法制
化”政治运动。②

进入 1977 年后，年号存废较量持续升温。日本社会党着手准备提交 “年

号废除法案”，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动向，保守派势力加强天皇地
位和权威的活动逐渐增多。1978 年，一些重视此问题并与皇室有关系的人结
成了“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在保守政
治势力支持下，自民党大平正芳内阁经过反复研讨后，于 1979 年 6 月出台
“元号法草案”，经国会通过后以法律形式将天皇年号秉持 “一世一元”、“仅
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改元”和“若天皇退位，年号由政令决定”等原则
固定下来。此后， “实现年号法制化国民会议”又演变为 “守卫日本大会”

和“守卫日本国民会议”两大推动国民政治运动的利益集团，两者在 1997 年
合并，成为超大型右倾保守政治团体 “日本会议”，吸纳学术界、经济界、舆

论界、教育界、宗教界代表，在全国范围开展草根层面的国民保守政治运动，

其组织机构遍布 47 个都道府县。③

事实上，史上最短的《元号法》只有两项言简意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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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田正一 ?日本宪法?、嵯峨野书院、2008 年、27 頁。
根据 1976 年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时有 87. 5%的受访者支持继续使用年号。
日本仝议、http: / /www. nipponkaigi. org /activity［2019 － 02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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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项，元号由政令决定。

第 2 项，元号的更改只限于皇位继承时 ( 一世一元制) 。①

该法有效地化解了年号制度消亡的政治危机，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确恢复

了一位天皇只对应一个年号的 “一世一元”制度，并将战前由天皇亲自主持

年号选定工作的旧制，更改为内阁发布政令，按程序确定年号。

1989 年 ( 昭和 64 年) 1 月 7 日裕仁天皇驾崩，翌日皇太子明仁继承皇

位。自民党政府基于《元号法》规定，公布了《改元政令》 ( 昭和 64 年 1 月

7 日政令第 1 号) ，内容如下:

内阁基于元号法 ( 昭和 54 年法律第 43 号) 第一项的规定，制定本政令，

改元号为平成。

附则: 本政令自公布之日翌日起施行。

至此，希望改为公历的声浪消沉下去，主张维护年号纪年的保守派政治

势力得以安枕，无忧无虑地在平成时代生活了近 30 年。

二、制定年号过程中的政治主导与隐形运作

2016 年 8 月 8 日，日本明仁天皇通过 NHK 电视台表明希望 “生前退位”

的强烈心愿。自公联合政府围绕天皇的退位事宜，开始着手修订包括 《皇室

典范》在内的相关法律条文，并于 2019 年初启动了新年号选定程序，以便在

皇太子继位之际实现改元。

( 一) 改元程序与政治实践安排

按照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对 1989 年日本从“昭和”改为“平成”这一新

年号确立过程的研究，以及年号变更后政府首相官邸网站的公布内容，同时

参考《元号法》上“元号由政令决定”的规定，在政治实践中执行的 《元号

选定程序》 ( 或曰《元号选定程序要点》) 共有四个环节。②

1. 思考候选名

( 1) 内阁总理大臣选择博学多识之士，委托其思考适合用作新年号的候

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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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松原富雄监修 ?六法全书?、金園社、1985 年。
《元号选定程序》引自: 日本立公文书馆 ?内阁公文·政一般·一般·历时·A04 － 1·

第 1 ?、1979 年 10 月 23 日、https: / /www. digital. archives. go. jp［2019 － 03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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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受托思考候选名的人士应为若干名。

( 3) 内阁总理大臣应要求所有受托者提交两到三个候选名。

( 4) 受托者提交候选名时，应附上各个候选名的意义和典故依据等说明。

2. 整理候选名
( 1) 内阁府总务长官对受托者提交的候选名进行研究和整理，并向内阁

总理大臣汇报最终结果。

( 2) 内阁府总务长官在研究和整理候选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

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第二，应为两个汉字。第三，应易于书写。

第四，应朗朗上口。第五，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第六，

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3. 选定草案
( 1) 按照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内阁官房长官、内阁府总务长官及内

阁法制局长官召开会议，详细审查内阁府总务长官整理出来的候选名，选

定数个方案作为新年号草案。 ( 2 ) 举行阁僚全体会议围绕新年号草案展开

磋商。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就新年号草案联系众参两院议长和副议长，征

求意见。

4. 决定新年号

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年号的政令。

( 二) 安倍首相的暗中引导招致批评

按照首相官邸网主页公布的内容，本轮年号确定的程序也是按照 “组织

社会贤达讨论新年号、征询两院议长意见、召开全体阁僚会议、通过改元政

令、内阁官房长官发布年号、首相召开记者会发表新年号谈话”的程序执行

的。2019 年 4 月 1 日，来自学术、文学、法律、经济、媒体传播等五大领域

的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国民代表恳谈会 ( 参见表 1) ，在相当保密的状态下①

讨论新年号。

然而，此后的程序中却出现了备受反对党指责的操作瑕疵。据 《朝日新

闻》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4 月 1 日安倍首相在听取“国民代表恳谈会”意

见之前，就向即将即位的德仁皇太子 “汇报”，解释了新年号的相关含义，并

报告“年号出自日本典籍的好消息”。这种“事前说明”是基于日本会议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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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保证新年号确定过程免受不必要的干扰，保密工作也是必要的。据《产经新闻》披露，当
年裕仁天皇驾崩时，为防止相关信息外泄到媒体上，参与选定新年号的工作班子的专家，连上厕所也

必须有人员陪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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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民代表恳谈会”代表一览表

姓 名 社会身份与职务

上田良一 日本放送协会会长

大久保好男 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理事长

镰田薰 日本私立大学团体联合会会长

榊原定征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前会长

白石兴二郎 日本新闻协会会长

寺田逸郎 最高法院前院长

林真理子 直木文学奖获奖作家

宫崎绿 千叶商科大学教养学部部长、教授

山中伸弥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京都大学 iPS细胞研究所所长

资料来源: 首相官邸、https: / /www. kantei. go. jp /［2019 － 04 － 20］。

守势力的要求所为，是以巩固自己政治基础为目的的 “违规操作”。因为 《日

本国宪法》第四条规定: 天皇不得参与国政，尚未最终确定的事宜也不得征

询皇室意见。连内阁法制局中也有人认为: “在听取意见之前，就 ( 向皇室)

报告年号确立的进展状况，的确会产生 ( 违反) 宪法的问题。” 《朝日新闻》

的同一报道还引述了宪法学者、上智大学高见胜利教授的批评: “对皇太子做

事前说明，与 《元号法》中将天皇与确定年号事务隔离开来的原则规定

不符。”①

毋庸讳言，安倍首相是坚定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对天皇在日本政治

中的作用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解。早在第一次执政期，他就曾对身边的人流

露过“年号最好还是出自日本典籍”的意愿，只不过受制于国会斗争以及宪

法约束，在天皇、年号之类问题上的言论通常表现得相对隐晦。而在自民党

内部，随着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保守化趋势走强，相关表述也趋于

明显。2000 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森喜朗关于日本是 “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

的争议性发言就是一例。2010 年，尚处于在野党地位的自民党通过党代会发

布了《自民党 2010 年纲领》，其中 “时局判断”中就阐明: “我们在日本国

家与国民综合象征的天皇陛下的基础上，构筑起今天和平的日本; 我们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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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 座谈仝) 平成から令和へ 新元吖のメッセージ 辰巳正明さん、水上雅晴さん、磯田道史
さん?、?朝日新闻?、https: / /www. asahi. com /articles /DA3S13960805. html［2019 － 04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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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勉为美德，是以不依赖别人为自豪的自立的国民。”① 时任自民党 “政权

构想会议主席”伊吹文明给出的解释是 “这是基于日本社会政治风土的选

择……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建成名副其实的日本”。② 从中可见，通过天皇年

号纪年推行保守政治的想法昭然若揭。

明仁天皇表达退位的意愿后，安倍首相很快意识到这是借助民族文化认

同来统合国民意志、推进实现其政治夙愿的机会，于是一面利用媒体充分宣

传造势，一面组织班底，积极主导新年号的拟定。事实证明，安倍此次大胆

而强有力的推动年号选定，动力来自欲选出“脱离中国文化元素”的新年号，

以及政权内部认识上的一致性和社会上保守政治基础强有力的支撑。有消息

说，2019 年 4 月 1 日，在最后审定年号的全体内阁会议中，外务大臣河野太

郎率先提议“年号还是要从日本的古典作品中产生”，其他内阁成员也随声附

和。安倍顺势总结道: 日本一直用中国典籍来拟定年号，而日本典籍也已经

积累了悠久的历史，因此决定以日本典籍为依据，按照大家的 “共同愿望”，

定“令和”为日本的新年号。

对此，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矶田道史副教授分析道: “安倍首相选择

日本古籍作为年号的出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在日本历史上屡见

不鲜的一幕就是，每当海洋彼岸出现另一个强国，日本的国家意识就会高涨。

江户末期佩里来航的时候，日本就曾出现国学非常盛行的景象。现在，由于

中国的崛起，日本又意识到了所谓日本的独特性。说到这次历史性转变，我

认为，安倍政府并非只选择了日本古籍作为新年号的出处，也可以说是给出

了一个在日本古籍和中国古籍中都可以找出的新年号。原因在于，日本在发

掘自身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超越国境的汉字文化圈的影响。”③

据日本共同社 2019 年 4 月 8 日的报道，虽然安倍否认在新年号甄选过程

中有过引导，但回看政府的操作，在表面上保持中立的同时，明显有通过巧

妙说明从而使意见导向“令和”的痕迹。安倍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称 “‘令

和’作为新年号并不是我推荐的”，矢口否认自己有引导意图。不过他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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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平成 22年 ( 2010年) 纲领?、https: / /www. jimin. jp /aboutus /declaration /134492. html［2019 －
01 － 02］。

?天皇陛下の御退位にあたって?、https: / /www. jimin. jp /news /discourse /139466. html［2019 －
05 － 01］。

? ( 座谈仝) 平成から令和へ 新元吖のメッセージ 辰巳正明さん、水上雅晴さん、磯田道史
さん?、?朝日新闻?、https: / /www. asahi. com /articles /DA3S13960805. html［2019 － 04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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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早在 3 月听取菅义伟报告时就有 “非常新颖的感受”，从而透露出他一开

始就对“令和”两字的青睐。事实上，日本学术界对年号选定过程的暗箱操

作是颇有微词的。在朝日新闻社组织的讨论会中，到会学者无一例外地批评

年号制定过程不够透明的问题，认为: “应该重新审视关于年号的专家学者恳

谈会存在的意义。这次参与选定年号的专家人数比上一次改元时有所增加，

如果也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些专家各自表明意见的时间极为短促。事实上，

政府从最初阶段就未能彻底消除外界对这次年号选定工作是否已经事前完成

各项准备的疑问。”日本国学院大学辰巳正明教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政

府是否也可以先在网络上公布新年号的候选方案，并听取民众的意见? 像这

次这样不对外透露任何信息的做法果真很好吗? 人们应该想一想政府以利用

皇室的形式来加强社会管制的可怕之处。”矶田道史则说: “政府对新年号选

定的过程可能还是隐瞒过头了。无论在明治时代、大正时代，还是在昭和时

代，乃至在江户时代以前，落选的年号候选方案都是世人皆知的。有些什么

样的方案，最终又是以何种理由选定了其中某个方案，这些信息被公之于众

也符合过去的传统。”①

三、朝野党派利用改元展开新的政治攻防

随着 2019 年 4 月 1 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面对记者宣布 “令和”新年

号，社会上有关年号的畅想与猜测戛然而止，人们转而关注新年号的寓意及

“令和”的诞生过程。在日本政坛上，由年号引发的政治攻防战也随之打响。

日本会议在新年号公布后立即发表声明，感恩明仁天皇并支持安倍政府:

“年号在我国自古以来，就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的理想和愿望。天皇陛下在天皇

即位后 30 年间，通过与各国的友好亲善、对战死者的慰灵、对受灾地的慰问

和对社会弱者的鼓励等，亲自实践了平成年号中包含的 ‘内平外成’‘地平天

成’的理念。4 月 1 日公布的新年号将被国民广泛接受，在 5 月 1 日新天皇即

位的同时，也希望天皇和国民能够共享新年号所蕴含的理想和愿望，共同度

过一个时代。希望政府重新审视我国年号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为使新年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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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 座谈仝) 平成から令和へ 新元吖のメッセージ 辰巳正明さん、水上雅晴さん、磯田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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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活中扎根而努力。”①

同一天，自民党也发布关于天皇陛下退位的见解称: “今天，天皇陛下退
位，平成时代落下了历史帷幕。回顾过往的 30 年，平成确实是一个动荡的时
代。伴随着经济泡沫膨胀以及泡沫经济崩溃留下的痛苦的后遗症，直到安倍
执政后经济复苏为止，被称为 ‘空白’的经济低迷期一直持续着。日本在安
全保障、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阪神淡
路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熊本地震等史无前例的大灾害相继发生，给人们
留下沉痛记忆。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的时代，天皇陛下经常接近国民，牵着
每个人的手给予鼓励。天皇陛下的思想鼓舞了国民的勇气，即使在严峻的环

境和逆境中也抱有希望，我们确信日本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把自身建设成更加

辉煌、更加美好的和平国家。明天 5 月 1 日，新天皇陛下即位，我国将迎来
令和的新时代。自由民主党即使在新的时代，也会将平成时代和今上陛下铭
记在心，为使令和的时代更加和平、光明而充满活力，与国民一起推动政治
发展。”②

出于政府立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则盛赞 “令
和”是个“有内涵”的好年号，并支持安倍没有按惯例引用中国典籍是 “开
辟了新的思路，与闪耀着个性之光的时代一脉相承”。在野党中，只有偏保守

的日本维新会联合党首片山虎之助表示 “令”字兼有命令和美好双重意义，

既意外又新鲜。

与保守政党方面的评价相反，原有革新政党虽然早已式微，但由社会党

转变而来的日本社民党反对年号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该党党首又市征治多
次对记者说: “安倍政权把‘令’当作命令的令，我党自社会党时期就认为元
号不符合象征天皇制而予以反对，曾在昭和末年主张采用公历。不应强制使
用元号。”2019 年 4 月 30 日，日本社民党又在其官网主页上发表文章 《关于
今上退位的表态》称: “在 30 年前即位之际，今上天皇发誓 ‘在祈祷国民幸
福的同时，遵守日本国宪法，完成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工

作’。但是，日本的政治现实与今上天皇的誓言相反，《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
法》 ( PKO法) 、《周边事态法》、‘有事法制’、《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
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和‘和平安全法制’等相继违宪立法，导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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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仝议、https: / /www. nipponkaigi. org［2019 － 05 － 09］。
?天皇陛下の御退位にあたって?、https: / /www. jimin. jp /news /discourse /139466. html［2019 －

0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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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化。如今，安倍政府公然标榜明文改宪，隐瞒、篡改公文，捏造、伪造

数据，以及虚假答辩、统计不正当等动摇了民主主义根基，行政和政治的私

有化也极为明显。”①

日本共产党关于天皇制问题态度与 20 世纪有很大不同，② 将斗争锋芒指

向安倍政府在新天皇即位及年号制定过程中的 “违宪操作”。日本共产党志位

和夫委员长在新天皇即位之际发表正式谈话: “对新天皇即位表示祝贺。作为

象征天皇，希望新天皇尊重并拥护日本国宪法的精神。”③ 而早在 2018 年 3 月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声明称，把 “退位礼正殿的仪式”也作为天皇

的国事行为，举行安置基于神话的 “三种神器”的剑、勾玉等的仪式，将宗

教色彩极其浓厚的这种仪式作为国事行为，显然与宪法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

相符。④ 政府公布年号的第二天，志位和夫在党本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重申了

“反对强制使用年号”的主张，表示日本共产党不反对使用新年号，但日本共

产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会继续采用新年号纪年与西历并记的做法。⑤ 而 《赤

旗报》编辑部则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关于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的问题，

文部科学省已向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等发出通知，要求学校指导儿童、学生

理解庆祝的意义，要求 5 月 1 日的 “天皇即位日”各学校升太阳旗，这样做

侵害了孩子们内心的自由。⑥《赤旗报》电子版更刊登总编辑藤田健署名文章

《安倍政权与天皇更迭: 只有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奋起斗争才能改变现实政治》，

称“从‘平成’到‘令和’，是新时代的开幕———电视、报纸连日连篇累牍地

反复报道‘奉祝’。新闻节目没有了新闻，充满了祝贺的语言，好像改变了社

会氛围。但人们会痛苦地看到，仅凭天皇更迭和改元是不可能改变政治的。

而有的政治家却乘更迭、改元之机不断重复煽动所谓的 ‘新时代’。安倍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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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今上天皇の退位にあたって?、http: / /www5. sdp. or. jp /comment /2019 /04 /30 /［2019 －05 －01］。
日本共产党目前的主张是，经过战后多年发展，在现阶段天皇没有政治权限，且深受日本民

众爱戴; 更重要的是，天皇制的存在是由宪法决定的，而日本共产党又是一个坚决维护宪法的政党。
因此，是否废除君主制，将来还要根据国民的意愿由代表多数国民的政府做出决定。

?新天皇の即位にあたって—志位委员长が谈话—?、http: / /www. jcp. or. jp /akahata /aik19 /
2019 － 05 － 01 /2019050101_ 03_ 1. html［2019 － 05 － 02］。

?天皇の ?代替わり? にともなう仪式に阌する申し入れ?、https: / /www. jcp. or. jp /web_
policy /2018 /12 /post － 778. html［2019 － 05 － 01］。

?? 新元吖? 共产党·志位和夫委员长 ?使用强制に反?? 、https: / / snjpn. net /archives /
107175［2019 － 04 － 05］。

?天皇代替わり ?祝意の意义理解させよ? —文化省が教育に通知—?、https: / /www. jcp.
or. jp /akahata /aik19 /2019 － 04 － 27 /2019042701_02_1. html［2019 － 0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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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在新年号发表之际，打破惯例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 ‘令和’的意义，

又以‘如果能创造一亿总活跃社会，日本就有光明的未来’来自夸自己的政

策”。“在 5 月 1 日举行的‘即位朝见仪式’后，安倍回答了 《产经新闻》的

采访，以统治者的心情美化着自己的政权，也蓄意美化破坏国民生活和立宪

主义的恶政。” “即使元号变成 ‘令和’，安倍自公政权的恶政也绝不会一笔

勾销。”“天皇更迭与改元，也是重新质问宪法的国民权和民主主义原则的时

机。新的时代、新的政治，要靠国民的斗争来开辟。这才是应当牢记的历史

责任。”①

令和时代开启后，国会也做出积极反应。参议院在令和元年 5 月 15 日
( 星期三) 的会议上，为了表示对天皇陛下即位的庆贺之意，决定奉献

贺词:

天皇陛下吉日即位，令人欣喜不已。

谨向天皇、皇后两陛下致敬，并衷心祝愿令和时代成为充满希望与光明

的历史时期。

但就在同一天，《每日新闻》刊登了东久保逸夫撰写的题为 “在野党公布

照片，指责 ( 安倍) 向天皇 ‘内奏’，属于对天皇的政治利用”的文章，披

露立宪民主党等主要在野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 5 月初在国会内举行会谈，一

致认为安倍首相事前在皇宫做了天皇陛下即位后首次的 “国政汇报”，这种
“内奏”的内容又不公开，是一种政治利用天皇的不当行为。国民民主党的玉

木雄一郎代表也曾表示，“内奏内容采取了不对外披露的对策，是否是首相官

邸的指示，必须弄清事情的经过和事实”，要求政府给出明确的说法。共产党

的谷田惠二国会对策委员长也指出，“在天皇更迭的阶段，这样的做法难道不

是对天皇进行政治利用吗?”

四、刻意 “脱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与败笔

虽然饱受反对党的批评攻击，但安倍首相对这次改元的政治效果应当

是满意甚至自负的。毕竟日本的这一次改元 “令和”在日本近代以来的历

史上创下了五个第一，即: 第一次完成了天皇 “生前退位”方式的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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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藤田健 ?安倍政榷と天皇代替わり—主榷者民のたたかいでこそ政治はえられる—?、
http: / /www. jcp. or. jp /akahata /aik19 /2019 － 05 － 03 /2019050301_ 04_ 1. html［2019 － 05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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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第一次确定了出

自日本古籍 《万叶集》的年号，第一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和首相官邸官方

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第一次将年号的选取权交由内阁行政

部门尤其是首相官邸掌握。所以，尽管参议院议长等人曾主张用 “广至”

做新年号，但在安倍首相的坚持下，最终还是选用了 “脱离中国典籍”的
“令和”。

通过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彰显日本文化，历来是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

夙愿。2019 年 2 月下旬，在安倍首相与日本财界人士谈论新年号时，两次

提及 “日文典籍”，足以显示他从日本古典作品中选取新年号、在文化上
“去中国化”的决心之大。然而，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却是，不仅是年号纪

年方式来自中国，在更早的岁月里日本还曾长期使用中国历法，奉中国正

朔也具有对中国王朝表示臣服的政治意义。① 所谓 “奉正朔”的 “奉”是

尊奉，而 “正朔”的 “正”即正月，为每年第一个月; “朔”即初一，为

每月第一天。“正朔”即为历法，“奉某某正朔”又因不同王朝、年代的不

同年号而引申为对某一王朝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价值认同。所以，福泽谕吉

在 《劝学篇》里就曾大声疾呼: “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

为缔约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② 无独有偶，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很多明

治时期的作家也把明治年号看作是 “时代的象征”。这些历史事实恰恰为今天

日本政治舞台上急着要搞出 “自己年号”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情结做了文化心

理意义上的注脚。

在所有新年号是否源自中国的分析、探讨中，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发

表在网上“经典古籍库”里的《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一文讲得最为

透彻。“‘令和’寓意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

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 ‘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

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

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做，传说作者是

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 ( 660—733 年) …… 《梅花歌

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 ‘令和’之来

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学者契冲 ( 1640—1701 年) 早在 17 世纪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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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卓: 《日本古代“奉正朔”的虚与实》，《外国问题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福泽谕吉: 《劝学篇》，群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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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代匠记》中就指出了该句的两个来源: 一是东汉张衡 《归田赋》‘仲春

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

气催黄鸟’。”① 可见，菅义伟官房长官或安倍首相关于 “新年号出自日本典

籍”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当然，不应以通晓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献

研究这样深奥的学术标准来要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但反过来思考，仅吸纳

几名社会名流和贤达的意见，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听取真正通晓古典文学的学

者的意见，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也值得反思。

姑且不说这些社会贤达人士的职业分类选择是否合理，单就一般逻辑讲，

一位安于艰深学术研究的饱学之士通常是不愿出任很多社会职务或拿其他大

奖的。所以，政治家只认头衔、光环或社会影响力的深度偏见，导致政府犯

下低级错误。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像日本这样从蛮荒时期起就在大陆文

明哺育下繁盛起来的国家，想要割裂其文明早期与母体的联系，就如同切断

腹中胎儿的脐带一样，不仅可笑也十分荒事、可悲。不消说，天皇的年号其

根源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古典文献，就连天皇这个词汇本身也脱不了与中

国文化的干系。诚如东京大学著名的中国道教研究权威福永光司教授在 《道

教与日本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天皇”一词也来自中国。日本文化中存在大

量“中国元素”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② 但这并不影响日本历史文化的独立

性。相反，出于政治目的的“去中国化”，反倒因其去也去不干净而显得十分

可笑。政治家出于政治目的的权力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 虽有良苦用心，却

有用典谬误，在这种局面下若采取自欺欺人或者掩耳盗铃的做法，恐怕只能

招致败笔的后果。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令和时代”就是在无数媒体报道的聚光灯下，在舆

论的臧否褒贬下，在政党借题发挥的争斗中拉开序幕的。不过，较之此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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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石立善教授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编著《日本汉学珍稀文献
集成》与《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日本不乏对中国古典文献
具有深厚学养的专家学者，说明日本政府在选择学者方面的工夫欠缺。
即使是很不愿意承认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的津田左右吉 ( 1873—1961 年) 也不得不说: “古

代日本的‘天皇’称号，采用了中国《枕中书》之类的文献中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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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年号更换时的状况，令和时代的到来还是比较祥和和轻松的。① 况且，令

和年号很快得到了日本公众的普遍认可。按照 《朝日新闻》的统计，日本国

民中有 40%的受访者回答愿意适应新年号，另有 50%的受访者希望使用公

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民熟悉、习惯新的年号。因

为，无论是使用年号还是使用公历，说到底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民主制度

下尊重个人内心自由，让日本社会保持公历与年号两者都能够使用的状态，

也是一种理想的做法。

那么，新天皇即位和改元能否真的促使日本社会变革呢? 根据 《朝日新

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37%的受访者认为 “能够促使社会氛围发生变

化”，57%的受访者则认为“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足见政治家的号召与民众

的看法之间是有较大“区别”的，民众观念的改变存在“延迟”的现象。

最近，熟悉日本事务的陈言先生在观察者网上发表署名文章 《“平成”

遗产与 “令和”前途》，引述了原 《读卖新闻》记者、作家真山仁在 4 月
27 日的 《朝日新闻》上所说的一句话: “平成的 30 年是一步一步进行了战

争准备的 30 年……平成时代确实没有战争，但我认为这个时代用 30 年时

间，为战争做好了实实在在的准备。”此语一出，既是对安倍首相描绘的
“令和美好时代”敲响了一声警钟，也使我们对新年号公之于世后安倍接受

记者采访时号召日本民众广泛接受新年号，使其在日本人心中生根，并将

《万叶集》中和歌所代表的日本传统 “传承到下一代”的讲话实质产生了新

的疑问。

笔者虽然对安倍首相描绘的 “令和美景”抱有几分疑虑，但还是衷心希

望近邻大国日本能够借此和平、健康发展，尤其是智慧、勤劳、正直的日本

朋友们始终幸福、安宁、祥和地生活。 “令”带有 “使其”的含义，也希望

这个年号发挥出造福国民的正能量，使其与历史和解、与邻国和睦、与世界

和平、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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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复旦大学王广涛先生在《日本开启令和新时代，政治经济面临新挑战》一文里，梳理了自明
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改元之年的艰难———1926 年 12 月 25 日，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继位，持续十
余年的“大正民主”时代宣告终结，军部法西斯势力开始抬头。随后不久发生了 1929 年世界大萧条，
日本也未能逃脱经济危机的冲击。1989 年 1 月 7 日，昭和天皇去世，平成天皇继位，日本历史进入平
成时代。平成肇始于泡沫经济的顶峰，接下来迎接它的却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内外部环境共同导致了
“平成不况”以及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参见王广涛: 《日本开启令和新时代，政
治经济面临新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1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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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Factors in Japan’s Determine Ｒeiwa as the New Ｒeign Title

Gao Hong

The abdication of Emperor Akihito and enthronement of Emperor Naruhito is a crucial event in

Japan’s political history，and the new reign title Ｒeiwa also has profound meaning. In Japan’s

political history，to defe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ign title system and to interpret the imperial

system throughout the constitution are always important issues for the conservatives，with disputes

over them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determine process of Ｒeiwa as the new reign title is no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progressivists，as that was in the past，and

it imposes less impact on Japan’s society than the disputes ove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ign title

system in the past did; however，the Abe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al“disconnecting with China”

and the related black － door political operations also reflect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conservatives

nowadays，providing some implication of Japan’s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Ｒeiwa Period.

日本の元吖 ?令和? !定过程における政治的要素の分析
高 洪

2019 年の天皇の退位と新天皇の即位は、间违いなく日本の政治史上の重大事件であ

り、新しい元吖 ?令和? の内包する政治的意味とその!定过程は兴味深く、研究·"讨

に#する。日本の$史を通%すると、?元吖による纪年方式の维持? および天皇制に

する宪法解&について、政治保守势力は一贯して’後の重大な政治课题としており、元

吖にまつわる攻防はさまざまな时期に(在化してきた。今回の元吖 ?令和? には、过去

の ?保革立? や、野党が强い状浞での政治环境や背景はなく、社仝にえたインパク

トの强さはかつての ?元吖存论争? に远く及ばないものの、安倍政)の ?中国离れ?

の苦心、出典の採用、また水面下での政治主导と工作などは、依然として保守政)の

政治的意*と来のビジョンを反映しており、ここから ?令和时代? における日本の生

存·+展モデルを予想することができ、さらに国の+展计研究にも新たな手がかりが

提供された。

( 责任编辑: 唐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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